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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漠中
故事 2: 第 1 集

空气如此寂静，没有一丝风。阳光虽然热烈，却并不毒辣。沙漠是女人儿时

最爱的目的地之一。从沙滩悬崖一路走来，纵然道路崎岖，好在路程不远。这个

地方并没多少人知道，那些知道的人，因为担心迷途，也避而远之。这里流传着

很多的故事，讲述着懵懂游客进入沙丘后如何地迷失了道路。

海滨漫步之后 ，沙漠带来了强烈的反差，一种极度的荒凉。女人知道一块

绿洲被环抱在巨大如山的沙丘中。穿越这段距离不是容易的任务，这就劝退了除

冒险家之外的所有人。

正拖着步子走下一座陡峭沙丘，女人听到了话语声，推测正是来自绿洲。听

上去，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友好的辩论。这也是她唯一能够确定的。下了沙丘，女

人掸去斗篷上的沙子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，来到这些陌生人跟前，向潜在的款待

者们鞠了一躬说道：“抱歉打扰，麻烦能给我些水吗？”

那是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，肤色黝黑，一看就是来自日照充足的地方。女人

推测他们就来自沙漠深处，那是她的世界里，除了人类学家，无人敢冒险前往的

地方。至少跟她相比，这几位都很年轻，也就 30 出头。她极不擅长推测年龄，

尤其是成人的年龄。

其中一名女子走了过来，手里拎着的细脖羊皮水袋，约莫有成人张大的手那

么大，拳头那么厚。访客接过水袋喝起来，干渴迅速得到缓解，然后，她将水袋

递还回去。

“你可以多喝一些，这里有足够多的水。没人会冒险深入这些偏远地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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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又将水袋递回给访客。“你的身体一定很棒，”女子目测着访客的身高，评

论道。

“你是来自悬崖或者海边吗？”男子适时地加入了对话。

“我来自海边，”访客答道，又喝了跟刚才差不多的水量，再次递还了水袋。

“我的身体还不错，谢谢。也许稍后我还想再喝一些。”

“如果是从海边过来，你的身体确实很棒，大概都赶上我们了。”男子微笑

着眨了眨眼。

“你们来自哪里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们来自那儿的每一处地方，”男子指着身后的区域，正好跟大海反方向。

“我们就是你们口中的游牧者或游手好闲者，游荡于沙漠中，无法被恒常和安定

满足。”

访客微微眯起眼睛。“你是从哪儿学会这么优雅地说话的？”

“啊，”另一个女子说道，“我们的教育源自我们的父母，他们有位远房亲

戚，曾去过你们的几所大学。这位亲戚刚好是我们最优秀的逻辑学家。以前，你

们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拜访过我们，一来二去，他就为我们这位亲戚提供了一个

教育机会。在我们族人的巨大激励下，她接受了，并且，她学到了她认为重要的

每一件事。然后返回到我们族人中来教导我们。”

“你们有书籍？”访客的问话里带着某种程度的惊讶。

“不，我们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经由口述的传统。”这名女子答道。

“换句话说，”男子道，“我们喜欢不停地聊天。”

笑声随着这评论而升起。“来吧，加入我们，我们有葡萄、面包、羊奶，如

果你愿意，我们甚至还有红酒。”



3

访客坐到柔软的沙地上，环伺的棕榈树提供了最为需要的阴凉。偶尔地，一

只小蜥蜴飞快穿梭过沙地。爬行的节奏如此迅疾，在沙漠的绝对寂静中，出人意

外地大声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”男子问道。“如果这么直接没太冒犯你

的话。”

“我不会因直率而不快。”女人静静地答道。“我来自一个你们从未听说过

的地方。那个镇子如此偏远、如此之小，甚至没被标注在地图上。至于我为什么

来这里，我倾听着自己的渴望，并跟随了它。”

“你以前就来过这里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点了点头。“两次。”

“多久以前呢？”女子问道。

访客细细打量着这几位款待者。“在你们出生之前。”

“哈……”男子轻轻点了点头。“这么说，你的记忆力就像你的身体状况一

样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样保持住的话，等我们聊完后，我将向你致以最高敬意。”

他微笑着靠坐到一棵棕榈树下。

“如果距离上次如此之久了，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呢？”

“我精确地知道，从悬崖步梯第一阶，直至来到这里一共需要多少步。还是

个孩子时，我就数过了。我不仅记得步数，还记得每一步的方向。如果数到某个

数字时发现方向错了，我就会折返回去。今天没有风，所以我推断，如果需要，

我能顺着来时的足迹原路返回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可没有带水，你还是在冒险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走到某个位置时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，于是就停止了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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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走对了方向。”

“好吧，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对话。”三人齐齐点起了头。访客则微笑着，

点头作为回应。

“在你到来之前，我们正在讨论时空的真实性。对此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”

男子问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观点嘛，我无限供应，知识嘛，就没那么多了。”

“那么，就告诉我们你的观点。时空究竟存不存在？”

“似乎你们已经得出了结论，它要么存在，要么不存在，但事实上，我相信

两者皆是。”

其中一位女子耸了耸肩。“为什么会有东西能够同时存在又不存在？”

“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我们生活且运作于全部的时空中。时空作为大自然

的表达，并非一个时间加上一个空间。大自然，就其本质而言，是全部维度的时

空。它存在于每一个层级、每一个粒子，它存在于全体中。大自然即是全体。我

们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”她抓起一些沙子，任其流过指间。“不仅仅是这个沙

漠，这些棕榈树，甚至这个行星也是。大自然即是每一个事物，每一个地方，每

一个时间。”女人停顿了下，抬头看向三人的脸，发现他们全都注视着自己。“大

自然还包括了谁呢？”

其中一个女子指着自己的胸口。“我们……人类……”

“我们是无限的存在，编织着我们的道路去遍布于时空中，采取了一系列顺

序的身体和暂存身份。在我们的旅程及旅程学习中，时空是唯一的恒常之物。如

果说它是幻觉，并不实存，那么‘时空是存在的’这个所谓幻觉就是完美的，而

任何完美之物都必定实存，因而，它绝非幻觉。”



5

“嗯，你的头脑无疑地提振了我们的对话。”男子评论道。

“不过，时空并非根本性实相。”访客继续道。“还存在着一个包罗性的、

发展性的、原始性的、超自然的实相，它是所有黑洞背后的黑洞。它是时空的源

头，就类似于我们作为源头创造出了二元性。在二元性的世界里，对立面则基于

‘分裂’被创造了出来。”

“人类又怎么变得持有这种视角，而完全不同于了大自然的其他部分？”女

子问道“我们如何成为了‘分裂’的创造者？”

“只有特定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才能容纳下这种‘分裂’能力，从而在时空内

分裂于‘整体’之外，并且还能真正地去沉思这种‘分裂’。‘分裂于整体的同

时又存在为整体本身’，对于这种复杂性的一种无限理解等待着被发现。大自然

的其余所有部分都觉察到了这种‘分裂’，但却缺乏生物学工具来沉思这种‘分

裂’的完全形态。”

“人类的这项独有‘职责’，目的又是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女人转向他，指着天空，说道。“在这个行星上，我们是大自然唯一的眼睛，

能够去探索这件事，出自这样的探索，我们跨接起了各个世界。作为大自然的一

部分，我们将大自然连接到了它的整体性。在时空中，哪里存在着生命，哪里就

存在一种可能性：一部分生命会进化成足以胜任的实存体，去成为各个新世界的

探勘者，并在勘探过程中，成为跨接向大自然的某个更大部分的桥梁。”

“仅此而已？”其中一个女子带着迷茫的语气问道。“我们来到这里，只是

为了互联上其他行星的生命形态？”

访客缓缓摇了摇头。“不，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观点，就只是我对于我们全

体之目的的看法。但对我们而言，身为主权体，我们各自拥有完全独有和彼此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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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目的。举例而言，身为人类，你们生活在沙漠中，穿行于绿洲与严酷环境之

间，这就是一个目的。你们拥有一个目的，而我认为，那是无关于星系间的同志

关系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能代表我的优秀同伴，但我会告诉你，我觉得这辈子都没过一

丁点想法，认为我的目的是成为大使，去联络其他行星的生命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呢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猜是因为这没有可能。没有太空船降落在我们沙漠周边，”男子笑道。

“至于说其他地方。”他将头斜向访客的方向“你是在建议我们去守候他们吗？”

“我是在建议，我们需要理解，自己是大自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。这还只谈

到了外在的大自然，还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大自然，正是出自内在大自然，外在大

自然才得以被表达出来。这种关系是分形化的，是彻底无限的，并且，只有在一

种理解了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‘爱’里面，这种关系才能得到解答。这

就是我所建议的。”

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，充盈了整个空间的静默里，满是富饶的思想。

一个女子调整了一下姿势。“我们的科学家说过，量子世界是奇异的。既是

波又是粒子。猫既死了又活着。仅仅是去测量某物，某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改

变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这一切有意义吗？我认为这不仅仅制造出了‘分裂’，进

而二元性，我们还制造出了混乱。”她似乎在设法微笑，可这尝试却显得有些尴

尬。

“大自然始终在扩张，”访客说道。“甚至我们的宇宙，也扩张得如此之快，

我们甚至从未看到它的全貌，无论我们的望远镜多么强大。大自然是我们无法彻

底理解的‘智能’。它存在于‘不可知’的状态，所有的事物都在这种状态中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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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和离去。大自然不仅仅是森林、动物或鱼类，它是全体生命。这就是大自然。

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我们，启动了遍及整个时空的互联。我们就是大自然的‘线’，

将大自然编织在一起，将一个行星编织于另一个行星，一个物种编织于另一个物

种，一个星系编织于另一个星系，一个宇宙编织于另一个宇宙。”

“如此宏大的计划，”男子庄严地说道。“然而此地的我们，就如同蜥蜴，

坐在沙漠的沙子上。我们要如何去探索你谈到的这些？”

“哦，我们会的，”访客带着绝对的确信说道。“但首先，我们需要接待作

为探索先行者的存在们的来访。他们会设法理解我们，评估我们，从而确定我们

何时会准备好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，而非敌对者。”

“你说的一切都有一定道理，可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如此短暂，你说的又跟我

们任何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在暗示，我们的某个未来版本会跟我们的星系邻居握

手，对吗？”

访客舔了下干燥的嘴唇，深吸了一口气。“这是大自然的宏大计划。时空是

唯一真实的变量。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我们物种的哪一个世代会加入这种直接坦诚

的、集体性合作为主的伙伴关系。而答案永远就包含在特定及非特定的时空中。

一种可能性被散布进了那一代人类中，就像复活节彩蛋被隐藏在隐秘中。”

“那我们如何才能去信任某个种族呢，如果他们与我们如此不同，而且据推

测还更为先进？”

“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，”访客答道。“大自然启动该进程，是通过运作整

个时间轴，其规模在我们看来会是行星级的。一旦某个足够胜任的生物系统就位，

大自然就会启动该进程。大自然知道怎么做。‘发生的时间’则被卷绕在时空内，

这个过程如此巧妙，对‘全体’而言它都是未知的，直到它来临的前一刻，都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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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谁会知道它。”

“你是在暗示它无法被预言？”男子问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，但闭上双眼，保持着沉默。

其中一位女子前倾身子说道。“我们部落里有个女人能看到未来。也许她能

——”

访客举起一只手。“正如我解释过的，这是无法被看到的。关于这个时刻，

大自然甚至没对它自己揭示。”

“……嗯……”三人几乎同步地齐声道。

远处突然爆发出一阵喷鼻声。“是我们的骆驼，”男子挥了挥手说道。“它

们在阴凉处休息。‘琥珀’大概又开始做梦了。她总是在做梦时打喷嚏。”

两个女子咯咯笑起来，刚刚谈到预言者的那个女子突然转回严肃。“你是

谁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们了。我来自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，如果要去寻找，你会发

现它毫无特征。”

“让我借用你的话，你从哪里学会这样说话的？”女子问道。

“这样？”

“你似乎知道更深的实相。你是如何达成这种理解的？你在哪儿学到的？”

访客停顿了一下，思索着这些问题。“很久以前，我就决定，我将是自己的

老师。所以，我并未去任何地方学习，除了这儿。”她指着自己说道。“因为这

个原因，正如开始就告诉你们的，我有无限的观点可以供给，它们始终在变形和

扭曲成新的形态，让我几乎无法抓住。”

“可你说的……有......有道理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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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也许吧，但它们只是些原理，一旦原理被理解，生命——大自然——就

能逐渐揭示出它自己，一点点的，又一点的，再一点的。至少对我来说，它就是

这样运作的。”

“但你是从哪儿学到的这些原理？”

“每一个生命。”

“比如谁？”

“千真万确地是每一个经过我道路的生命。每一个都教给我了这些原理。我

甚至无法说出哪一个带来了更大的影响，因为他们共同地教导了我，我不知道这

一位会在哪儿停下，另一位会从哪儿开始。”

“……嗯……”三人再次齐声道，几乎完全同步。

“这样，如果你先前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是整个大自然在教导你，”这个女子

评论道。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谢谢你的这个说法。”

这个女子看上去突然陷入了迷茫，尽管依然保持着微笑。

男子也突然有些坐立不安，站起身来，好像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他拿起另一只

水袋，得有访客喝的那只的两倍大，先是自己喝了口，然后递向访客。“还有谁

想喝点酒吗？相当甘冽。”

三个女人都摇了摇头。

男子又喝了一大口，时间比第一口更长，然后走回了棕榈树的阴凉处。“大

自然存在于每个地方、每个时间，这样的概念……嗯……好吧……非常不寻常。我

从未被教导过，蚂蚁或鲸鱼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更别说我们自己了。大自然是一

个舞台，是草地、树木、沙子、水、土地，为生命提供生存之道的每个事物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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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却在暗示，大自然是……是全体。”

男子轻轻摇晃起身体，陷入了沉思。女人们只是观望着。终于，他举起了一

只手，食指指向天空。“我猜我想说的是，即便我们曾经全都混合于大自然里，

我们也早已全部脱离出了大自然。大自然是‘全体’的培养基，也是舞台。这就

是你要表达的，对吗？"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知道了这些，只是因为你掌握了一些原理，你从生命中的每一个存在那

里学到的——大自然教导给你的原理。要么你拥有非常宽容的天性，要么你无

法分辨老师和无知混蛋——这就是我的看法……”

访客微笑道。“我察觉到了，经过我道路的人，有很多是无知混蛋，正如你

称呼的那样，但是，这只是一个名字。如果你消解掉名字，如果你真正看向他们

的背后，他们都是老师。有时老师会踩下刹车，有时又会踩下油门。有时他们会

将我们推入愤怒、沮丧和恐惧。有时则会牵引我们去走向爱、友善和慈悲。不管

怎样，他们都是老师。”

“所以，大自然不仅是舞台和培养基，还是老师？”

访客再次点了点头。

男子反而摇起头来。“那么告诉我，朋友，大自然不是什么？”

访客欲言又止，示意自己想喝点水，接过递来的水袋，迅速喝了一口，手握

住水袋说道。“大自然是所有这些，但我们正好有一个身份，是大自然所不是的。”

“那是......？”男子咯咯笑道。

“我们是主权体。”

“这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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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融合性身份，融合了身为主权体的‘我’独有的‘在

所有生命期的所有当下里体验到的所有事物’。并且，这些体验的持有者仅仅是

‘我’。甚至大自然也无法拥有它。这是‘我’独有的。而且，我的最核心的这

个面向，主权体，它完全地理解这些体验，因为‘我’观察过它们，经历过它们，

从它们中学习过，并表达过它们。”

“在时空中就没有其他事物也这么做吗？”其中一位女子问道，“甚至大自

然？”

“没有，甚至大自然都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。我们

会被简单地淹没进大自然，”女人转向男子说道，“就像你说的，被混合其中。”

“那我们跟大自然就不再是一体的了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在你的思维方式中，总是‘非此即彼’，但实际上，我们两者兼是。我们

既是主权体，主权独立于大自然，又是积分态，积分整合于大自然。我们是‘个

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一部分，而大自然的全部显化物也是该意识的一部分。

在各个时空领域，我们被赋予了主权性，这样一来，大自然就能够扩张，并在扩

张中维持时空内的‘互联’。”

“只是时空内吗？那么时空外面或时空范畴之外呢？”

“我们与那个领域最亲密的接触，是通过想象力、逻辑、数学、直觉感和艺

术。穿过这些门，你就能找到通向‘不可知’的门，但你无法作为‘主权体’跨

过门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‘不可知’这个‘房间’永远存在于‘未知’这个‘房间’的后面。

无论我们旅行多远，只要还是主权体，我们都始终处于时空内。而大自然，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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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原始的培养基，永远存在于‘不可知’的‘积分态’中。”

“那么，一个人究竟要如何成为‘主权性积分态’，如果‘积分态’对我们

主权体而言永远是‘不可知’的？”男子的语调中透出一丝沮丧。

访客因这问题微笑道。“现在你已经找到答案了。”

“找到了什么？”男子条件反射地回应道。

“必定存在一种道路，移行于这 2 种个别化状态之间，”访客解释道，“同

时感觉着这 2 者，并且会变得如此娴熟，让我们得以学会同时存在于两个状态

中。”

“一个人要怎么做到呢？”

“或许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做。”

“那么，每个人都不同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每个人都不同。”女人点了点头。

其中一位女子清了清嗓子。“每个主权体都会靠自己找到这个点吗......最

终？”

访客将水袋递给这名女子。“时空是无限的，它是大自然的舞台。体验该舞

台的主权体也是无限的。我们来自无限，也会回归无限。这就是‘我们之所是’

的身份。我们每一个，无论我们是什么或是谁。我们都是这个！而‘这个’，目

前是‘未知的’。所以，我们要么选择全力投入‘这个’的方向，要么抵抗‘这

个’并全力投入‘分裂’、二元性和迷茫。”

“你并未回答我的问题……”

“哦，我以为我回答了。”访客低落地说道。“让我尝试下这么说，我们不

清楚‘自己知道得多么地少’或者说‘我们究竟知道多少’。我们无知于‘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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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知识状况’。你同意这一点吗？”

“随着交谈的深入，我越发确信这件事，”女子讪讪地笑道。

“如果我们是无知的，那么最好的选择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女子摇摇头，耸了耸肩。

“经由一个最好的框架来观察生命，”访客说道。“如果迷失在沙漠中，你

会怎么做？”

女子耸了耸肩。“只要开动脑筋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们周围的一切，沙丘、

风向、太阳、星星、植被，每个事物都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我们不会迷失，

除非一场猛烈的风暴改变了沙漠。”

“如果这真地发生了呢，”访客问道，“纯理念讨论，你又需要什么来寻找

方向？”

女子短暂地思考着，大家期待地看着她。“我猜，纯理念的话，我猜，我希

望被带往高空，俯视沙漠。从这个视角，我能够识别一些东西来告知我方位。”

“高空，”访客声音变得非常地遥远。“我们的主权体就是这个部分——

在高空的部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最高点就是主权体。要找出方位，我们需要经由

想象力、直觉、和逻辑，来记起我们是一个主权体。我们需要运用我们内在的这

三个镜头，因为它们正是我们‘无限性’身份的搭档。

“‘主权体最终将达成这种体认吗？’，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引入了时空的概

念。好吧，在一个无限的时空，使用“最终”这个词是无可避免的。这就是我们

在理解‘主权体’时的问题之一。我们将‘空间’和‘时间’等同于地球和单个

生命期，因为那跟我们是高度相关的。即便是思考‘宇宙’和‘十万年’这样的

‘空间‘和‘时间’，我们仍然只捕捉到了主权体体验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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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分态的‘无限性’甚至比主权体更大。”访客闪过了一丝笑，如同一枚转瞬即

逝的‘虚粒子’。

她停了下来，观察着款待者们，评估着他们对这条推理线的兴趣。“我们是

大自然的一名代理者，代为持有着时空内多重的意识和生命期。‘多重’的具体

数量是不可知的，每个生命期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可知的。因此，我们没有方法来

理解‘我们是什么’。然而，大自然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塑造我们，是因为最终我

们将体认到‘我们是什么’。而如果不是因为时空的缘故，我们即刻就会知道这

一点。”

其中一位女子伸出手，示意想要酒袋，男子愉快地递了过去。女子喝了一大

口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说道。“所以，我们就被迫活在绵绵不绝的无限生命期，

仅仅是为了理解，我们既是大自然的代理人，又被积分整合于大自然？这岂不就

像那个神话，被神诅咒的男人，不断将石头推上山顶，可石头又总是在抵达山顶

时滚落回山脚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

"至少在宗 教里，只要过上有道德的生活，你还能离开痛苦、羞辱、恐惧、

愤怒、疼痛，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可怕的情绪留在身后的地球，享受天堂的果实。

你还能生活在永远的美丽和快乐中。如果我们是主权体，规模上是无限的，但却

永远待在时空中，一生又一生，那么我们就注定是在重复着生命。"

“啊，”访客点头道，“但你在假定，你一遍又一遍都是地球上的人类。这

是错误的假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是无限的，你化身进了无限数量的生命期。所有生命期都有着不同

的化身、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物种，等等。根本不存在重复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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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物质身体由 10 的 27 次方个原子组成，我们的单个生命期有 85 亿个当下。

（假设）其中一个原子就是主权体，其中一个当下就是一个生命期，而每个当下

的其余所有原子则代表着你在这个生命期的体验。最终，我们学会了让这个原子

——主权体——发光并照亮其余的原子。

“一个主权体所体验的当下的数量对于任何仪器或数学过程而言都是‘不可

知的’。这些当下，共同地构成了主权性积分态的体验。我们的存在就是学习着

来到某个当下，在这个当下，学习抵达一个体认的顶点，体认到我们既是大自然

的代理人，同时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......而其他每一个存在也都是如此。”

男子清了清嗓子，示意女子将酒袋递回去。“如果科学、数学、哲学和宗 教

都无法去窥探帷幕之后，去看清大自然到底是什么，那又何必给予我们那些微小

的实例，让我们看到、感觉到或是想象出某种超越我们之外的东西？当独自待在

沙漠时，我千真万确听到过这种声音。”

“‘主权体’这个词’访客说道：“并不仅仅是灵魂或意识的另一个称呼。

它压根不是一个名字，也不是数字或代码的丛集。它始终存在于人类创造的概念

之后和之外。我们经由‘人类性’创造的每个事物，都完全不同于‘个体、众体、

全体意识’以及‘主权性积分态体验’。你此刻的生命，就像一个小小的圆圈，

经由单单一个原子，交叠上了一个无限的球体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交叠为我们提供

了‘主权体’世界的一瞥。

‘主权体’的世界，在通过文学、信念、艺术、科学和数学，将你牵引向它。

这些由人类创造的结构并不会揭示出‘主权体’。它们揭示出的是灵魂、意识、

头脑、心脏或身体，这些都被揭示了出来。‘主权体’则等待着你将一枚‘原子’

带往那交叠处。一旦一枚原子被带到‘主权体’等候的地方，它就会开始揭示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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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自己，不经由人类的构造物，也不经由那些‘我们是谁或可能是谁’的用心良

苦的描绘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听到的、感觉到的、祈祷向的、追寻着的就是‘主权体’？这

就是你的意思吗，我的朋友？”一道阳光突然找到了男子，让他眯起了眼睛。

“取决于你。那并非绝对的。并没有提偶大师在我们头顶，俯身编排这一切。

对全体生命而言，这都是一趟自由意志的旅程，不受拘禁且独立完成。对于未以

个体身份来直接校准于全体的生命，自由意志则是‘众体’修改过的概念。群体

修改了‘自由意志’，以确保这个概念能吸引人类完成社会化，去传播知识和理

解。

“这就是行星层级的意识的运作方式，行星层级的意识是大自然的一种本地

化的浓缩表达，其自我进化的方式是：探索宇宙，重新团聚于其他行星及其上物

种，互相帮助解决问题，建立伙伴性的社会文化，并扩大探索。

“然而，要实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可能的选项......一种可能性：人

类物种能够集体性地看到这种未来状态；并从骨子里感觉到它。”访客深吸了一

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屏息了几秒，缓缓地吐出，几乎毫无声息，但在宁静的沙漠中，

有时候，甚至心跳也能被听到。

“‘主权体’完全知晓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，并将这种知识共享给了

它广布的生命期。这种知识只会出自‘主权体’，它的传递，无法经由纸张或任

何尺寸的屏幕，也无法经由我的、或你的嘴。这是‘主权体’共享给自己的各个

化身的，出自‘主权体’的这种知识是不受禁锢的，它是一个野生的鲜活物，就

存在于不受干扰的纯净呼吸中，就存在于心脏的跳动里，就存在于独自完成的活

动中。它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可能的未来，但首先，我们必须亲自经历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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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无关乎意志、计划或目的。这单纯只是‘主权体’在将‘自由’传递给

一个生命形态，就经由该生命形态与主权体的交叠点。”

“那么，‘主权体’有善良与邪恶之分吗？”其中一位女子问道。

“它们没有二元性，”访客说。

“那么，是谁创造了它们？它们的创造者是善还是恶？”

访客摇起了头，但是，一个微笑，如同高大物体的影子，慢慢地浮现出来。

“除开由我们创造的那些之外，再也不存在其他二元性了，我的朋友。对于‘不

可知’，哪怕是对于‘未知’，又怎么可能以善恶标准来衡量。”访客缓缓站起

身。“我会去见见你们的骆驼。我很久没见过骆驼了，我依然记得，它们对陌生

人总是充满了好奇。”

“它们在那座沙丘后面。”男子指着说道，“琥珀、灰尘和影子。我猜你应

该能分辨出它们谁是谁。”男子微笑着，可他的思绪看上去却栖息于某个遥远的

行星。

访客停下片刻，向三位款待者微微鞠了一躬。“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。很荣

幸认识你们。”

“你应该跟我们同行。”其中一位女子说道，“我们正要前往的那个绿洲在

我们族人中间非常有名，我们相信它拥有魔力。”

“我不相信魔力。”访客回答道，“我相信的是大自然。”

“在这整个对话过程中，我都认为你持有泛心论的观点，现在你证实了。”

“好吧，别把你的信任置于那里。”访客说道，“我并非泛心论者。他们相

信，大自然是上帝的身体，上帝是大自然的心智。但我相信，集体心智并非大自

然，它只是大自然的另一个面向。就像我不会认为你的鼻子是你，我也不认为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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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心智就是大自然。大自然即是化身进时空中的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泛

心论则信仰着‘一体’，就仿佛大自然仅仅只是一个集体心智。

“大自然远远超出了这个；无论如何，它无法被定义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但它确实有关联。”

“当我跟我的‘主权体’独处时，他给予我的教导，是只针对我的。这些教

导仅仅是给予我的，至于它们又如何联系上其他信念、定理、假说、想象性的艺

术尝试，这些也只是被留给我来界定的。”

那名女子站了起来。“但是，一些人的观点是，一切都是大自然，甚至上帝

也包含在内。你相信大自然是上帝吗？或者，这说法只是语义学层面的？”

“我相信，一个‘智能’能够构想出大自然，然后耐心地容许大自然去展开、

演化、存在；并且，这个智能还将自己的智能投影进了时空中，去归拢它自己，

如同一个超级慢动作的反向爆炸。这个智能是全部实相的实相，如此之浩瀚......

它成为了陈放大自然的‘容器’，我没名字来称呼它。然而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

它并非语义学的问题。没有一个名称可以称呼这个能量性的、包罗性的智能......

也许最接近的称呼就是‘爱’。”

“为什么你的信念会指向一个未知之物？”那个女子问道，“一个直到刚才

我都从未思考过的事物？我是说......它如此抽象，我根本无从理解。又怎么能指

望我相信这个？”

“谁在指望你这样做？”访客回应道。

“上帝啊......那个隐藏在大自然背后的智能。它指望我相信它，可它却是不

可见的，隐藏在我的实相背后，还是以某种我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抽象方式。那么，

它又怎么能指望我相信它啊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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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的语调中满是痛苦，访客停下来，共情地点着头，接纳了这种情绪的存

在。“你假设存在着一种期望。可也许压根就没有什么期望。也许不信仰它时，

你的生活会更好。有些人想要这个，有些人则并不想要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你相信了这个智能，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它会改变你的生活

吗？”

“如果相信了这个包裹起全部生命表达的智能，你就能理解，‘积分态’是

你的一部分，你也是‘积分态’的一部分。这一点适用于全体生命。如果你早已

相信了这件事，那么这个信念并不会改变什么。如果你之前并不相信，这个信念

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”

“但是，这个智能，尽管它......积分整合于全体生命，却始终出离于我们之

外，就仿佛它生活在一个平行实相中。我又如何去接触它、跟它交谈、跟随它学

习呢？”这个女子前了一步，伸着脑袋，似乎在强调她非常感兴趣访客会说些什

么。

“尽管这个‘终极实相’如此抽象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以想象力和逻辑

来探究它。我们实相的某个独一无二的区域能够交叠上这个‘终极实相’。我们

是它的一部分，即便交叠的只有一个原子，即便交叠极其罕见且转瞬即逝，我们

仍然能够相信它。即便我们继续拒绝它流向外部世界，但在我们心脏和头脑的某

个地方，我们依然相信它，我们始终相信着它。”

访客的声音变成了低语。“这种相信即是存在于我们世界中的‘积分态’—

—主权体对于积分态的信念，通过我们的‘人类性’而表达出来。”

“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‘积分态’只能被相信，它无法在我们的世界中被证

实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比‘相信’更进一步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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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客轻笑道。“每个人都想扯下‘实相’的覆盖层，揭露出它只是一串数字、

一个矩阵、一个模拟。某种虚幻之物。一个闪耀的幻象，幻象背后的那个大巫师，

进化进程如此浩瀚，以至于被称为了一千个名字。”她停顿了下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然而，我们真正在试图揭示的却是‘积分态’的世界。这个智能创造出了大自

然，接着又将它自己释放进了所有的时空中。而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类却想要拉开

帷幕，以人类感官去看到它，以人类大脑去认识它，仅仅是因为，我们渴望比‘相

信’更进一步。”

“我们全都想要证据......某种能够相信的坚实之物。”

“啊，可是你却相信这个现实，不是吗？”

“......大部分时间吧......”

“而你相信它唯一的理由，是因为出生以来，你就体验着它。对你而言，它

是熟悉的。对于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，你却不熟悉，尤其无法在它们真实的

环境中去熟悉它们。你无法去往它们生活其中，并在其中拥有了其‘存在性’的

那个地方。对你来说，它们就像存在于大海中央。因此，你才认为，只有它们来

到这里——这个世界——并展示出它们自己，你才能相信它们。”

“是的，如果能亲眼看到它们，我就会相信它们。”

“如果一位科学家向你展示了关于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的基于数学的证

据，你会相信它们吗？”

女子摇了摇头。“不，我不懂数学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一本书解释了什么是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呢？”

“那只是文字而已。不，我不会相信它，或许会有一点相信，但我不会坚信。”

“如果你做了一个梦，遇见了‘主权体’，并体验到了‘积分态’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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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，我不会相信一个梦。它们太转瞬即逝，我知道是自己创造了它们。”

“一个视象呢？“

“不！”女子重重摇起了头。“必须得它们亲自现身！你不会明白的，因为

显然，你体验过它们。”

访客叹了口气。“所以，对你而言，关于证据的解决方案就是你的眼脑系统。

这么说正确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去寻找它吧，并保持耐心。”访客提议道。“保持足够的耐心。”

“这就完了？”女子问道。“没有过程、方法、技术；没有法典、仪式或典

礼？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方式，一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全体......或者说并不

适用于任意数量的多样性？”

访客举起两根手指。“甚至不存在第二个方式，”她微微露齿笑道。“除了

大自然创造出并演化着的这个舞台之外，还会存在什么过程呢？我们一出生就登

上了这个舞台，然后经由时空穿行于舞台上。我们决定着心脏和头脑内的信念。

对于化身进任何物种的每一个生命而言，这都是精确的道路和过程。无论如何，

正如你指出的，当以开放的头脑来看待时，舞台、时空和单个生命期就会具有更

为细微的差别。”

“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种细微差别呢......？”女子问道。“而除了属于我们

自己的道路，并不真地存在其他的路......我们又如何找到这些......或者说上哪儿去

找出这些细微的理解呢。你已经找到了，你能解释下我如何才能找到吗？”

“啊......我看出你的问题了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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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把我的话理解成了，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可能知

道一些你不知道的观点。我所说的没有什么是事实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事实、

虚构、幻象、真理、谎言。在我看来，也没有人知道。‘不可知’正是由此得名

的。‘’未知’也是如此。然而，我拥有逻辑、想象力和直觉感受力，我能运用

这些来绘制航线，去航行过大自然为我准备的舞台。你也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。”

访客对这女子笑了笑，再次向款待者们鞠了一躬。“我去问候下你们的骆驼，

然后继续上路。谢谢你们。”她将一只手抚在胸前，然后向着款待者们挥出一道

弧线。款待者们也跟她告别，但随即就坚定地断言，她应该跟他们同行。他们拥

有足够的食物和水。他们部落中的其他人也会想要与她谈谈。而且，他们会亲自

确保她找到回家的安全道路。

“我会问问骆驼的意见。”说完这句话，访客就转身走开了。

两位女子坐到了男子旁边。其中一位女子注视着走向骆驼的访客。“几乎都

快到了。”女子轻声说道。“我们需要说服她。她必须见见西塔拉。”

看着访客消失在小沙丘后面，男子随即转回身来。“问问骆驼？”他微笑着

说道。“她跟我们是一类人，但显然地，我们并不打算强行带她走，所以你又打

算如何说服她呢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找她，解释一下，西塔拉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想介绍她们认识。

我们相信她会发现，她们的对话会非常有趣......”

“然后呢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嗯，我的意思是......我可以给她一些金子。”

“放在你的后裤袋里，不要超过合理的数目。”另一位女子说道。“你应该

现在就去，她可能不会回来了，而且，显然你跟她拥有某种连接。”看到对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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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起身离去，这个女子抓住了她的胳膊。“告诉她，我们全都会支持她，而不仅

仅是你。好吗？”

“我会的。”女子说着匆忙走开，小跑向骆驼的方向。爬上沙丘顶，她看到

访客正在跟骆驼交谈，就仿佛她们是老朋友一样。而访客也注意到了她，并拍了

拍身旁的沙地。

女子慢下脚步，漫不经心地走到访客旁边坐下，一起注视着骆驼们那浅棕色

脑袋上的三对大大的黑眼睛。骆驼们巧妙地摆动着脖子，如同猫摆动着尾巴，但

它们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同样的对象。

女子迅速瞥了一眼访客，试图阅读她的心境。“你会跟我们同行吗？我们达

成了一致意见，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去哪儿呢？”

“我们想带你去见见我们老师。她曾离开我们的部落去往你们的世界，去理

解一些我们缺失的东西，然后又将这些新信息带回了我们的部落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西塔拉。”

“啊，星辰......”

“什么？”女子问道。

“她的名字，意思是星辰。她并非是这儿周边的人，”访客微笑起来，但在

阳光下，看上去更像脸上的褶皱。

女子转向访客。“在我们为这趟冒险之旅作准备时，她向我们提了个要求：

如果遇到比她拥有更多智慧的人，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将其带回去见她，或者带她

来见这人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协议。西塔拉已经远离了我们的部落，不是身体层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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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指，她理解了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。所以，她无人可以交谈，也无人可以

学习。”

“她可以学习的。不是去习得知识，而是习得‘临在性’。她可以去感知事

物的临在性，而当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临在性出现时，会表现为言语、

形象、感觉、语调、行为，等等。西塔拉想要看到是：她并非孤立的；她的临在

性也存在于他人那里，和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样发达，一样强大、一样

忠诚。这就是她想要的。”

访客叹了口气，然后缓缓转向这位女子。“我们全都是这样的。我会跟你们

同行。”

然后又转向骆驼，指向‘影子’说道。“他提议，由他来驮我们两个。”

女子咯咯笑道。“好吧，他是最强壮的，而且很喜欢向身边的两个朋友炫耀。”

访客精神焕发地站起身来，伸手拉起女子，大步离开，返回营地去商讨西塔

拉之旅的时间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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